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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地坐
落在庄北的高
台 上 ，远 远 望
过 去 ，像 飘 在
田野上一团随
季节变换着深
浅颜色的青绿
馨香的云。

惊蛰一过，大地从严寒的桎梏中苏醒
了，这时候，苜蓿从枯黄的茅草下发芽了，
那些妩媚、黄嫩叶尖和叶瓣还蜷缩着的嫩
芽，翠生生被枯黄的茅草苫盖着，不走到
地头根本看不清楚。一场春雨落下来，苜
蓿开始生长了，一瓣瓣小小的椭圆形叶子
舒展开来，一簇簇将苜蓿地里干枯的茅草
和地皮覆盖住。这时候，苜蓿的颜色要比
田地里麦子的颜色浅一些、淡一些，远远
望过去，像飘在深绿色麦地中一朵诱人的
青青的云。

苜蓿是喂牛喂马必不可少的青料，牛马
嚼了一冬的麦草，正等着长高的苜蓿上膘
呢，因此，苜蓿地常年有人看守着。正月葱，
二月韭，三月苜蓿正合口。苜蓿是人们下锅
的一道菜，尤其在青黄不接的三四月里，简
直是人们觊觎的一道美味。当然，时时惦念
着苜蓿的是村里的女人们。她们走到庄北，
总要抬头向远处高台上望几眼，望着那一片
青青的嫩苜蓿，腮帮子里泛涌着口水，回想
着嫩苜蓿的种种做法和吃法。终于，一个大
胆的决定，通过碰面时几声叽咕，甚至一个
眼神，在她们中间逐渐有了默契，她们约定

在天黑后三五个人结伴去偷苜蓿。不，她们
从不说“偷苜蓿”！她们和村庄里所有的人
一样，一直说“撅苜蓿”！当然，那些女人中，
也有我的母亲。

天黑透了，我们正要上炕睡觉，这时我
家院门外响起敲门声，伴着敲门声的，是隔
壁婶子重重的咳嗽声。母亲向姐姐使个眼
色，怀里揣着早已准备好的花布兜出门
了。从母亲脸上诡秘的神色中，我们早已
猜出来，母亲是和隔壁的婶子们去撅苜
蓿。夜越来越深了，父亲天擦黑就去村上
的饲养室喂牲口去了，没有母亲的家里，冷
清清空荡荡。我们躺在被窝里，却怎么也
睡不着。邻村看苜蓿的人，会不会突然摸
黑来地里，母亲和婶子们会不会被人逮
住？后院白杨树、土槐树上传来夜鸟凄厉
的叫声，我们恍惚听见，远处隐隐传来女人
的争辩声、哭泣声，我们的心缩成了一团。
后来，母亲终于回来了，披着一身寒气，裤
腿上湿漉漉的。母亲上了炕，手脚瘆凉瘆
凉，但脸上喜滋滋的，泛涌着一种满载而归
的喜悦。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吃到了苜蓿。母亲
将苜蓿煮熟，用油、盐、辣子调成清晨我们吃
苞谷糁子的佐菜；母亲将苜蓿和麦面掺和在
一起，烙成苜蓿饼；母亲用苜蓿蒸成麦饭，刚
蒸熟的麦饭甜丝丝的，吃一口，满嘴的清
香。母亲和村庄里的女人们其实是很少冒
险去撅苜蓿的，时常撅苜蓿的，是我们那一
群十岁左右的孩子。

庄北高台上的苜蓿地，其实是邻村一

个叫小寨的村庄种植的，常年由一个被我
们叫“青蛙”的人看守着。“青蛙”四十出头，
长胳膊长腿，跑起来身子往前一蹿一蹿，样
子就像只蹦跳着的青蛙。我们提着襻笼，
在高台下的坡坎上、土路边剜着草，“青蛙”
提着条鞭杆，站在苜蓿地头的土路上，用锥
子一样尖利的目光盯着我们。可老虎也有
打盹的时候，一瞅着苜蓿地和四周的田地
里不见他的踪影，我们便一群麻雀般落在
了苜蓿地里。

苜蓿已长到一拃多高，一簇簇嫩生生，
我们放下襻笼蹲下身子，一双手哆嗦着飞
快地撅起来，手上染满了苜蓿的绿汁液。
我们一边撅，一边仰起头，向远处飞快地瞥
一眼。忽然有人惊慌失措喊了一声，“青
蛙”来了——可不是，“青蛙”一蹦一跳着正
从苜蓿地上头向我们飞奔过来，我们惊叫
着提起襻笼，跑出苜蓿地，跑下坡坎，穿过
麦地向着村庄跑去。

我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和自己胸口怦
怦的心跳声，一双脚踩在麦地里，像是踏在
一团棉絮上，双腿僵硬得怎么也使不上劲。
那天，“青蛙”是怎样跑到我身边的，我一点
察觉都没有，直到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我
面前，向我叱呵一声，然后一伸手，抓住我手
中的襻笼向上一轮，襻笼里的苜蓿撒在麦地
里，襻笼到了他手中。后来，“青蛙”提着襻
笼骂骂咧咧向着苜蓿地的方向走了。我的
脸煞白煞白，一直等他走远了，我才“哇”一
声哭了。

那只襻笼是父亲开春时刚从镇子上买

回的，襻笼外面的竹皮还是青绿色，母亲掏
灶火里的土灰都舍不得用，一直用着旧襻
笼。现在襻笼丢了，我想一定会挨父母一
顿叱骂甚至责打。伙伴们早回村庄了，我
一个人躲在村口麦垛后面，向着远处茫然
张望着。远处，青绿无际的麦子一眼望不
到边，麦地上跳跃着苍白的阳光，整个世界
就像我的内心一样凄凉、空旷。一直到天
擦黑，我才畏畏葸葸进了家门。父母并没
有叱骂我，母亲只是望着我，轻声叹息了一
声。母亲说：“晚饭给你在后锅里热着呢。”
揭开锅盖，一大碗煎搅团，两块玉米面粑
粑，还热乎乎的。

那天晚上，我总梦见苜蓿，苜蓿已长到
半腿高，一片片茂腾腾绿葱葱，蝴蝶在苜蓿
地里飞舞，蚂蚱在苜蓿丛中“吱吱喳喳”地
叫，地里开满了紫莹莹的苜蓿花。但梦得
更多的是春天的苜蓿地里，那些肥嫩的枝
秆上长着一瓣瓣小小的椭圆形叶子的嫩苜
蓿，在春风里摇头晃脑，一片片青青的，像
是无边无际。我提着襻笼，还是我们家那
只新襻笼，蹲下身子撅啊撅、撅啊撅，襻笼
装满了，我却怎么也提不起……后来，身子
一激灵，梦醒了。

夜已很深了，窗外笼着一片淡淡的月
光，春天村庄的夜晚静谧极了。忽然，我
闻到从窗口飘来的花香和草木香中一种
独特的气息，轻轻一嗅，我便闻出了那一
定是从庄北高台上飘来的苜蓿气息，幽幽
的、淡淡的，清香极了，似乎能让我的整颗
心轻轻飘起来……

青青的苜蓿青青的苜蓿
秋子红秋子红

今年 2 月 10 日，我在上海
拜见了陈仓，真有“他乡遇故
知”的感觉。

去年 8 月，陈仓的散文集
《月光不是光》获得鲁迅文学奖，
关于他的消息铺天盖地。我一
口气读完他的《拯救老父亲》，感
动得两宿都没有睡好，再三督促
女婿让要到陈仓的联系方式。
之后，我如愿加上了陈仓微信。
12月，我和妻子从西安到上海，
继续着含饴弄孙的生活。月圆
之夜，我微信联系陈仓，提出要
拜访他，或两家人小聚一下，陈
仓回复，可以。这一愿望终于在
今年2月10日得以实现。

这天，天气晴和，春风拂
面。我与妻带着外孙女提前十
五分钟来到约定的店前，刚歇
了歇脚，只见一个戴着鸭舌帽、
大口罩，背着个背包的人出
现。我没有犹豫，上前直喊“陈
老师”，陈仓抬头，我确信蒙对
了，遂趋步上前，激动地伸出右
手，与他使劲相握。我们在大
厅选了个三面无邻的长方形方
桌，陈仓带着儿子，一个虎头虎
脑的小家伙，两只眼睛总在甜蜜地笑着，他们父子坐在桌子
一边，我们坐在另一边。前几日看过陈仓晒儿子的两幅书
法，是李白的《关山月》和杨慎的《临江仙》，落款盖有红印。
谈起这事，陈仓告诉我，儿子练习书法三五年了。餐厅暖气
好，温度高，陈仓儿子要脱衣服，但似乎觉得这个行为不大
合适，遂请示父亲。陈仓笑了，说你随便脱，只要不脱光就
好！我们也笑了，感觉他们父子之间很亲密，陈仓诙谐的表
述，又让我想到散文集《月光不是光》在介绍他作品“三人”
特点外，还有许多风趣幽默，让人哑然失笑的地方。

“哎呀！”陈仓突然喊声，“我竟然全点了素菜！”我说还
有羊肉串、羊杂汤和什么瘦肉菜吗？“那怎么够！”陈仓再次
抱歉，“实在对不起，我按自己的饮食习惯来了。”陈仓像犯
了大错似的，带着懊恼说：“我是否太自私了？”我赶紧打圆
场说，挺好的，现在大家都喜欢清淡饮食。我怕他不相信，
起身拍了拍我臃肿的肚子表态，非常好了，我还要向你学习
呢！陈仓终于稳稳地坐下了，但随之他又与儿子换了座位，
坐到了我的对面。

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一幅书法作品，送给陈仓。陈仓
送我一本《再见白素贞》，并认真地签了名，在落款后，他从
背包中拿出印章，压好印泥，端详了片刻，然后直直落印，按
着停了片刻，猛一抬手，便赫然呈现一方红印。面对清晰小
篆“陈仓”大印和面前的真人陈仓，我激动得语无伦次，紧紧
地抱住了他送我的书。

陈仓谈起他坎坷的经历，说他人生中每到关键时候，总
有贵人相助，是这些贵人改变了他，让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
个拐点，所以他对生活，对这些贵人，满满都是感恩。

他说第一个贵人是他老家县城的一名小护士。那年他
小学毕业，随19岁的哥哥去灵宝淘金，路上拦了辆拉矿石
的车，谁想车翻下了沟，危急时刻是哥哥推了他一把，哥哥
却付出了生命。他在医院治疗期间，整天难受地叫喊，一个
小护士了解到他的情况说，你才十几岁，为什么不去念书
呢？他说，念书有什么用？还不是在山里放牛，帮父亲割
柴。小护士笑了，认真对他说，念书可以考学啊，毕业分配
就能吃上国家饭。他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条路，
自己身边都是文盲，几乎没有人走出大山，难怪成了井底之
蛙。陈仓后来咬牙坚持读书，他考上了学，毕业后吃上了

“商品粮”，重要的是他走出了大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第二个贵人是商洛文化局的领导。当时陈仓在丹凤县

委工作，因发表诗歌小有名气。他跟着几个本地文坛前辈
去拜访上级领导。领导对他们讲，你们要走出去，小河养不
住大鱼。你们看贾平凹、陈彦、方英文等，他们走出去都成
了事了。因这句话，二十五六岁的陈仓毅然决然地跑到西
安，开始他在媒体行业的奔波生涯。后来他南下广州，北上
北京，再后落脚上海。

“还有我在上海的领导和同事……”陈仓沉浸于往事之
中，由衷地感慨：“难得啊。”猛然抬起头对我说，贵人好比灯
光，照耀着我，温暖着我，我必须努力写作，不舍昼夜才是。
他停了一下补充道，我也愿像他们一样，传播善的思想，给
人一束光。

陈仓是一本大书，值得我们用心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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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光好，鲜花盛开的时节，天南地北春意浓
浓，人们踏青赏花，共享生态之美。在秦岭腹地陕西商洛，
红梅、迎春花等次第开放，吸引市民前来赏景。”这是近日央
视新闻频道播报的。

在朋友圈看了这个新闻视频，作为商洛人，我感到无比
自豪和感动。自己虽为普通民众，但却深爱家乡，对于家乡
的一切更是情怀满满。

商洛地处秦岭腹地，秦岭最美是商洛。我的家乡洛南
县在商洛市北部，虽是小县城，但也景色优美，风光宜人。
只因气温较其他各县略低，春花绿叶会略略迟来几日。

又是一年春光好，又是一季桃花红。
虽然桃花还未盛开，但是春风早已拂面。前几日，飘飘

洒洒的春雪，淅淅沥沥的春雨，滋润了大地万物；微微的春
风，暖暖的阳光，唤醒了花草鸟鸣；刚刚召开的两会，也为家
乡的新一年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

春风得意，万物复苏。距县城不远的抚龙湖畔春意盎
然，湖面的冰雪已消融殆尽，蓝莹莹的湖水倒影重重。湖边
的小路规划合理、弯弯曲曲，好似一幅优美画卷。路旁山坡
上的松林苍翠迷人，林间不时传来鸟儿们“叽叽喳喳”的嬉
闹声。湖堤下面的村子，农人们已开始了春天的劳作，一块
块菜地，一片片田野，充满了无限生机和希望。

县城街道干净整洁，清澈的县河水在晨光照射下波光
粼粼，河边人行道旁的柳树已经苏醒，渐渐柔软的柳枝正在
吐露新芽。

街道对面的馒头山上春光无限美好，青松翠柏容姿焕
发，槐树、白杨等各色树木也正孕育着新生的叶芽，坡边地
畔的迎春花竞相开放，金黄色的小花朵如星星一般，点缀着
翠绿的枝条，装扮着层叠的山坡，也陶醉了行人的心灵。

馒头山下的仓颉园即将五彩缤纷，春雨过后的竹林更
加清秀动人，一树树红梅即将绽放，紫藤蔓上新芽饱满，杏
花桃花快要盛开。

又是一年春光好！春风春雨阳光暖，人勤春早百业兴。

又是一年春光好
贾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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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李 钊

登金凤山很多次了，以前都是走马观花
似的赏景，连半山腰竖立的红梅观赏处的牌
子都没注意看，还傻傻地以为这如烟似梦的
美景是桃花哩。

这次我特别细心，边欣赏美景边拍照，
每一块宣传栏、指示牌都仔细阅读，生怕错
过了介绍。一路上，先是看到一些松柏之类
的常绿乔木，几棵山桃树娇艳开着，蜜蜂飞
来飞去采蜜，还有几株油菜花，金灿灿的，可
能是鸟雀衔来的种子吧，长在半坡上。一片
迎春花开得正好，迎着风微微摆动，像是一
道道黄色的波浪。

走到半山腰，穿过一条盘山公路，再走
大约十分钟，就到了观赏红叶红梅的地方。
梅花像烟霞一般萦绕在空中，宛若走进粉色
的世界，一树一树有规则地间隔，顺着山势
生长，互不影响，却又相互映衬，高矮搭配，

俯仰生姿。树下是黄色的土地，被踩踏得很
结实，颜色和气味显得有些特别，可能是落
花常年溶于土壤吧，土的颜色不完全是黄
色，竟透着一丝粉红，泥土固有的土腥味少
了，反而有一缕缕清香。

红梅的叶子还没长出，梅花就早早露
出芳容。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衬！”这话
放到红梅这儿就不太合适，因为它是先开
花后长叶，花凋落后，才慢慢长出叶子，而
且，还是红色的叶子。所以，红梅不仅可以
赏花，还可以赏叶，果实也能食用，只是味
道有些苦涩。

我和妻子是中午一点多登山的，人还不
算多。过了一会儿，登山的人突然拥挤起
来，车一辆接着一辆，把盘山公路两旁都占
满了。人们摩肩接踵，像赶集似的，欢笑声、
赞叹声、拍照声，不绝于耳。

有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只为了到这
个网红地打卡。每个人都在拍照，每个人都
是风景，就像一首诗写的那样：“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
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在这个红梅
观赏处，游客都有一个粉色的梦，不管是意识
到还是没意识到，梦就在这里，也在心里。

赏完红梅后，我和妻子继续攀登，山势
很平缓，而且都是水泥路，走起来很轻松，只
是太阳有些晒。很快就到了山顶广场，映入
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气象塔，银白色的塔
身，极富现代感，让人第一眼就喜欢上了。
塔顶有几根长长的避雷针，高高耸立着。塔
基下面是一块很大的石制钟表，祥云浮雕像
两片白色的叶子一样衬托在下面，看起来非
常漂亮、庄重。

沿广场往西走，一座仿古八角楼拔地而

起，古朴、典雅、大方。大门和柱子上贴了金
色对联，白色的汉白玉台阶和护栏装饰在八
角楼底部。楼顶有一个金色葫芦，阳光照耀
下，熠熠生辉。八角楼对面是一块金色凤凰
浮雕，跃跃欲飞的样子逼真极了，旁边还有
一棵梧桐树。

我和妻子下山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
看着路旁的松树、柏树、山腰的梅花、脚下的
小草，我想了很多，一幅幅历史画卷浮现在
眼前：柳州种柳树的柳宗元、桃花坞种桃树
的唐寅、西北大漠种杨柳的左宗棠，由这三
位历史名人我又想到了在州城种红梅的人
们。也许，他们仍在其他地方工作着，继续
为人民服务；也许，他们已经致仕退休，垂垂
老矣。不管处于何种境遇，当他们想起州
城，想起这一大片红叶红梅时，心里肯定是
喜悦的、幸福的。

登 金 凤 山登 金 凤 山
孔权利


